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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头品茗

柱子，在他
瓷性的梦中（组诗）

■（湖南）铎木

镜中，他捡到一句诗

从梅山下来，他去了堕落者的镜中
木器一直摇动
从落日中摇出郝水
鹭鸟远了，乡音远了。留下
一面破损的画

柱子一直黯然，与黄昏相对
黑暗即将绑住女巫的食指
会剩下枯骨
蚂蚁们从镜子中出来
带出一条沾满槐香的小路

他无法转过身去。这些年
他习惯了和心爱的人隔窗而望。当然
也有镜中的风景
它们熟练地擦去尘埃，留下诗句

槐花开时，季节正在堕落

昨夜，他去了一趟码头。在老槐树下
点上烛香
石凳默然，没有多余的问候
一条春天的虫子爬上他的右臂
郝水沉默，不敢声张

城中村，柱子画出那条路径
他退走的姿式
标上记号。之后，他从木盒中拿出
青花瓷瓶
水流之声来了，溅落城市的露珠

醒来时，红绸子在飘
柱子拿出倦鸟、一两月色。旧物清晰
季节正在堕落。槐花开了……

有花香的时间，最易碰碎

回来前，他会藏好瓷瓶。那幅瓷画
从槐树下来，被月色拥着
柱子在一朵槐花上凝思了许久
对于剩下叶子的日子他不敢往下描述
生怕弄痛了晚风、风中的铃铛

第二天早上，柱子打开窗
那只熟悉的鸟仍在唱歌，城门打开
雕塑将晨曦递来
带着咳嗽

他想起了薄雾，渐渐融化的钟声
他的指尖上绕缠着花香
潋滟，暗涌
出门前，柱子将丘陵放进，关上窗，
怕无人时，郝水偷偷进来

在壁画中

9 小时前，他爬到了梅山的顶峰
雾在脚下
深居简出的鸟在秃鹫的羽毛上
舞蹈。他俯瞰
他上山的步伐，郝水从山谷流出

柱子明知身陷梦中。但他仍想
制造出一个大海
他画了无数条类似郝水的支流
将黑暗漂走

而他举着液态的火把，让岩石融化
作为赏赐，柱子让这些小河
流经他的木器
壁画的尽头是一群起伏的鸥鸟
槐花隐藏在音乐之中

虚幻的技艺

“黑暗不会关闭，无关我十指紧扣”
他记下这些。走漏风声后
画感急速上升，攀越梅山的恸哭
垂泪者从对岸过来，给他留下诺言

虚幻的技艺，无时无刻不在敲打
因为虔敬
柱子奉献了木器和诗句。至于琴声
缥缈，无论怎么召唤
不会接近那盏烛灯。不用说拥有

其实，他已经把女人比做了月光
从甜到酸
柱子把它们悬挂在槐枝下
然后画上白色的槐花、翅膀
他穿上外套，任黑夜裸着

倾情于这个过程

与他一起攀爬的人好比绿叶。他
想要觉察城市的内心
等到黑暗将热量一层一层裹住
或慢慢剥开。他倾情于这个过程
不断流泪，唠嗑……

最后，柱子知道了他的梦是没心的猛兽
它总会忘记黄昏的鸟语
码头、誓言……
等到剩下一朵槐花时，它强迫乡音
自行了断

除了翅膀，伤口应是黑夜给予的耻辱
坚持的只是幻觉
柱子没有带伞，下雨时他打开木器
那里
躺着一枝眉笔，或堕落的出口

湖南《当代诗社》
作品选

鸟瞰金颚山（外一首）
■（湖南）周天侯

以飞鸟的姿势，在高空
鸟瞰金颚山和金颚山下的繁华

山顶一座书院，从光绪十年起
不断传出子曰的声音

山下是红尘，是积木散落的人间

张谷英仙境
我不去想象，童话般的美

屋檐矮下来，薄雾升起来
我的灵魂脱离了躯壳
在这民间故宫和峰峦叠嶂间游走

此刻，我想起那些先人
他们与时光的静默守望

麦子黄了
■（陕西）雨后春笋

清脆的布谷鸟是一种染色剂
对着田野每叫一声
麦子就黄一寸

———这土生土长的乡下妹子
娉婷而又风韵
单薄的衣衫再也裹不住
饱满的胸脯

越来越成熟的目光
也不再停留在低处
停留于一株草，一颗豌豆
和一朵油菜花上

高大的收割机健壮而又魁梧
它旋转的齿轮，能将她金黄的梦
去皮，脱籽，然后放飞

可她依然怀念那把镰刀
怀念它的锋利———

流浪
■（浙江）刘白

花朵跳跃在绿色的绸缎上
小河是远足的流浪者
边走边摇着天空的帽子

你我都看不见
白色的帆影
羊皮的筏子

用情歌划开流水的人
换了一茬又一茬
都有透亮的本质

南坡，如失语般静谧
■（安徽）王占启

每一个方向都能够通往山顶
而你只守着南坡，寸步未离
衣冠上泛起江浪，从诗句中涌出涛声

江水一遍遍淘洗脚印
晚霞，呼应你亘古的醉影
不需要美酒，虔诚的心
已逆着江流而上

只是南坡静谧，鞠躬的人
有的放下了浮名，更多的人
被浮名所累

此刻，我失语
绕着衣冠冢逆时针而行
内心深处，江流滚滚

海北的秋天
■（青海）水晶

我以为我是薄凉的人
钟爱流浪，远离故土
黑夜过于漫长，我竟然心生欢喜
我有意避开人群，走窄窄的巷子

可为什么走到空旷的原野
成片的青稞已收割，无数的
秸秆在风里
挥舞着空荡荡的手臂
我会想到故乡，并固执地认为
这里，有我劳作的双亲

声音的方向
■（陕西）王凤飞

这个声音辨识度很高
来自 38 号楼
5 单元
每当听到这个女人的声音
我总有一些小紧张
身体里的种子
会很快地发芽

这只是寂静中的一个小插曲
在静如止水的日子里
除了一些文字以外
这个辨识度很高的女声
会荡起一些闪光的波澜

来与不来，念与不念，冥冥之中，铸就定

数；只为相遇，呕心沥血，翻山越险；只为相

见，转尽佛塔，仰首翘望，虔诚捶胸，游离出圣

灵气息，我来了———亚青寺！

亚青寺，始建于 1985 年，由阿秋仁波切

修建，占地 0.15 平方公里，海拔 4500 米，位

于甘孜州白玉县察尔青乡。这里四面环山，草

原连绵起伏，犹如静穆的绿河，飘逸的波浪在

风中荡漾，一直飘在目不所及的天国。昌曲河

长驱，滚滚而下，清澈明净，携雪山精气，纳雪

花美丽，集天地灵气，横穿亚青寺，并刻意转

了个圈，然后西折，消失在章台草原。

很神奇奥秘的圈，把觉姆和扎巴界定，形

成小岛。岛内住觉姆，称“觉姆岛”，堪称“离佛

祖最近的女儿国”，全世界女性出嫁最多的地

方，达一万人以上。岛上五光十色，错落有致

的万间木屋就是觉姆修行处所，自费五千至

一万请人修建。我有幸上岛进入小木屋。木屋

极小，下边是简陋的居室，厨房，上边是一间

仅能弓腰打坐的经房，十分朴素、简单原始。

没有笃实信仰，没有顽强意志，没有了断尘

根，是不可能来到亚青寺修行。木屋主人文

质彬彬，中等个子，尖尖的赭色帽下，俊俏脸

庞上架着一副深度近视眼镜，一笑酒窝浅露，

洋溢着春的盎然。她叫洁，河北人，大学毕业，

工作几年，某天一觉醒来，坚定出家修行，辞

去工作，告别家人，不为来生来世，只为今生，

终与亚青寺相遇，远离红尘烦扰和物欲横流

的诱惑，内心充满蓝天白云的高洁！

阳光普照，暖洋洋中寻着诵经声而去，这

声音随风消失在亚青寺。托嘎美妙声中，有缘

来到“圆满光明殿”，宽敞厅堂，僧们满满盘腿

而席，表情肃然，神秘凛冽，没有一丝一毫杂

粹，在悦耳经曲中，我蹑手蹑脚地找到属于自

己的位置，默默盘腿落座，感受此生中第一次

的虔诚，整个身心不由自主潜入经曲，整个灵

魂在袅袅中飞，飞，飞向今生的相遇。这种感

觉在一刹那间，像沉寂中盛开的雪莲花，仿佛

把我带到了另一个境地，哪里的山川河流哺

育我，那里的鲜花绿树碧草滋润着我，那里的

我在沉寂中展开翅膀：飞向“不为参悟，只为

寻你的一丝气息”！

走出殿堂，偶遇同乡女子，袭一身紫袍，

长发飘逸，让我联想到家乡的芙蓉花。我随

“芙蓉花”围着白塔，转七圈经筒，转运转生转

来世，转山转水转佛塔。女子独自一人，还带

来一箱子经书，住在条件简陋的小客栈，打五

个”七“才回。女子很纯洁，被这里的山风、阳

光铸成一朵慢慢吐蕊，放飞清香的雪莲。

正准备上车，两只山羊很温驯走来，把住

车门，不惊不诧。嗬，这里也是动物的人间天

堂，没有暴力威胁，没有禁锢，自由自在，只是

受饥饿侵袭。中午我留下的面条派上用场，羊

居然吃面条！不紧不慢，绅士吃法，令我们咋

舌。据我们同行的摄影家刘先生说：冬天这里

到处都是饿得走不动的狗，小狗更是在站不

起来的时候死去。随处可见大狗吃掉自己孩

子的情景，那才叫个惨。狗是最通人性、最懂

爱、最维护自己孩子的人性化动物。可是，在

饥饿面前却丧失殆尽！一丝阴影，不忍想，不

愿想，也没有能力想，只为命运注定的相遇去

相见。

落日的黄昏没有一丝倦意，红的是胭脂，

金的是璀璨，把亚青寺每寸土地，每滴河水都

抹得分外妖娆。紫蓝的天空用宁静沉寂的宽

广，把亚青寺盖上。笃实的扎巴、觉姆在自然

轨迹中恰如你来，恰好相遇，恰好相见，恰好

在亚青寺找到属于自己灵魂的位置，这里是

人间净土，修行者的天堂，回归自我的阶梯。

高原的夜，繁星朗朗，夜色墨蓝，沉寂的灯

光星星点点，缀满山岗河流，殊胜缥缈的亚青

寺，恍如天上熠熠的人间，像一朵在沉寂中盛

开的雪莲花。

“那一世，我翻遍十万大山，不为修来世，

只为路中与你相遇。

那一世，转山转水转佛塔，不为修来生，

只为途中与你相见。

那一夜，我听了一夜梵唱，不为参悟，只

为途中寻你的一丝气息。

你见，或者不见我，我就在那里，不悲不

喜。

你念，或者不念我，情就在那里，不来不

去……。”

歌声低沉，传得很远。我的心被揪得支离

破碎，我的情被震得化作一场秋雨，我的灵魂

被刮出躯体，变成高原的什么呢？

在生命的初始阶段，我的心是随燕子在

故乡一起飞翔的。

院儿里，燕子跳进跳出，飞来飞去，一会

儿衔着紫泥砌巢，一会儿衔着草屑铺床，一会

儿从窝里探出头来，睁着亮晶晶的眼睛，打量

来往的客人。

燕子，没有白鹤亭亭玉立的身姿，也不像

孔雀拖着翠色的长裙，体形颀长而匀称，丰满

而不失婀娜；羽背深黛幽蓝，纯净光亮；胸脯洁

白如玉，素雅明快；尾巴叉似剪刀，开合自如。

燕子的呢喃，有时是恣情的、甜润的，有

时是舒缓的、幽微的。无论是捕足捉蛾时的激

越，还是门墙小憩时的委婉，都似细溪淙淙，

清扬活泼，不火不躁，不像雄鸡长鸣时那样击

人耳鼓，更不像麻雀争食时那样唧唧喳喳，惹

人心烦。

当呢喃的清音打破老屋的静谧时，冰雪

已经消融，春也在山坡、河谷蹒跚、摇曳。春燕

的歌声，唱出了积蓄一个冬天的企盼，唱得

“红入桃花嫩，青归柳叶新”，唱得“小雨晨光

内，初来叶上闻”，唱得“疏畦绕茅屋，林下辘

轳欢”……

燕子像虔诚的教徒，以神意为命令，以时

令为准则，每年春分北来，秋分南归，年年如

此，岁岁如斯。人与燕子同居一室，相敬如宾，

应为上苍给这两种敏感的生物，签定的心照

不宣的“无字契约”。

新岁杏月，春燕飞来，不做休整，便忙碌

起来。老燕见旧巢仍在，就叼住时光的分分秒

秒，一刻不闲地清理旧窝。小燕则飞着洗涤，

飞着衔泥。新巢筑好，雌燕急不可待地生卵、

抱窝。老燕四野抓虫，泉边衔水，飞进飞出，嘴

对嘴地给雏燕喂吃喂喝。

小燕出飞时，若有恋栈温柔，赖着不走

的，老燕会前引后拥地将它赶出窝，绝不留一

个“啃老族”，带领小燕演练俯冲、挺飞、回翔，

操练捕虫的精确，一番番朝练暮习，一个个成

为百捕百中的“猎手”。

燕子形影不离，比翼而飞，舌尖的交流，

目光的顾盼，歌声的倾诉，把恩恩爱爱表现得

淋漓尽致。燕子筑窝，不择贫富贵贱，不选门

槛高低，只要认定谁家，如果不出意外，都会

岁岁续窝筑巢。

燕子喜欢洁净，雏燕在窝里排出的粪便，

老燕会随时一口口叼出。除了白天喂食时喁

喁私语外，在夜间总是屏声静气，绝不打扰主

人的梦境。从不叼啄农家的五谷，只吃飞动的

虫蛾。也不像有些鸟儿那样，为争食“鸡扑鹅

斗”，俨然谦谦君子。

暴风雨到来之前，燕子们总是集结在一

起，擦过房顶，擦过树头，擦过河面，忽上忽下

地集体鸣叫，仿佛在焦急地提醒农人：快戴上

斗笠，快披上蓑衣，尽早收工，尽快让牛羊归

栏。

小时候，无论城里还是乡下，随时都能看

到燕子尽性的飞翔，能听到燕子灵动的歌唱。

长大后，燕子却不知不觉中，先是稀少了，继

而消失了。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梦想，有大有小，也

许它会随着时间的逝去而变化。而我的梦想

又是什么呢?
一、二年级时，我的梦想是每次都考满

分。这不仅是家长和老师的期望，更是我自

己所追求的荣耀。渐渐地，我长大了，上了三

年级，我又想有许许多多的钱，想买什么就

买什么，这就是我当时的梦想。慢慢地，我更

大了，上四年级五年级，而到了六年级，我却

迷茫了：我到底想做什么？我的梦想在哪儿？

为什么我看不清我前方的路？我停下来，回

眸一望，不禁感叹之前的我居然那么天真，

有着那么天真的梦，而现在我的梦又在哪

里？

我陷入了沉思，脑海中闪过的是一个个

问号：我到底要做一个怎样的人？我的方向

是什么？我的梦想，我的目标又到底是什么？

在不停地思索中，我仿佛快看透那层迷雾，

又仿佛此生都看不透。但是冥冥之中，我却

看到了我的梦想，刹那间，我懂了：我的梦想

是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我明白，现在的

我比这个梦想还太过于渺小，好似浩渺草原

中的一棵小小的草。但是我会去努力，我会

去拼搏！虽然这好似大海中扬帆，也许一个

浪头就会把我打翻，但是我今生今世都不会

放弃！即使我在追逐梦的战场上早已伤痕累

累，我也会紧握着我的那把武器———初心，

带着梦去追！而每一处伤都是梦想赐予我的

勋章！

现在，我感到了一股力量回到我身

上———那就是梦。再看看人生前方的路，虽

迷雾重重，但我毫无胆怯，因为我有梦！

有梦，真好！

潮头古诗选

渊一冤
苍生入世艰，

阴雨出门难。

锐气驱迷雾，

长歌别远山。

渊二冤
披肝寻胜境，

悟道写华年。

不齿三番苦，

兼程一路欢。

渊三冤
莫叹人生短，

无惊暮色残。

图存扬老骥，

笃志迈雄关。

壮怀吟
■ (四川)陶武先

校园新苑

初心，带着梦去追
■ 绵阳东辰国际学校小学二部

姻 六年级四班 杜德宇

燕子
■（云南）郭松

亚青寺，沉寂中
盛开的雪莲花

■（四川）上官琳娜


